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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”，也表现了”十七年”时期大规模的医疗运动。1951 年 8 月，国家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，会
议要求，“各级政府要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，配备并培养少数民族卫生干部，并分别地
区和疾病的实际情况，实行收费、减费、免费的医疗政策。”輥輵訛之后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
上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。卫生部派出 4 个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，派出 5 批卫生技术人员
到西藏，还陆续向新疆、内蒙古以及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派遣大量的巡回医疗队，到广阔的少数民族
地区进行巡诊，并就地培训少数民族医护人员。“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选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技术人
员中，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就有 5300 多人。以 1951 年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（现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）
的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为例，他们爬雪山，过草地，踏索桥，住帐篷，走遍了全区 20 个县，为藏族农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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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同上。
放出狗来咬人。最后，我们凭着勇敢、热情和智慧逐渐获得了比朗项阿珠婆媳两人的信任，并对比朗项阿
珠的子宫脱出病成功地实施了手术。获得新生的比朗项阿珠怀着感激之情回报卫生队，她现身说法，不
厌其烦地告诉傣族同胞们自己疾病治疗的经过，告诉人民卫生队给傣族同胞们打针吃药不会断子绝孙，
不会挖肝换心，而是能够给大家祛除身上的病痛。比朗项阿珠自己后来也成为了一名为自己族人解除病
痛的现代医疗救护人员。正是对比朗项阿珠身体的治疗使她的思想得以改造。在路展的《红色医生李贡》
中，李贡两次救治卡日图的妻子曹加，甚至割下自己身体上的皮来给曹加植皮。卡日图感念于此，在后来
的平乱剿匪中，他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作向导，单枪匹马四闯深山为解放军招降残匪，直至第五次进
山被残匪杀害。在这里，正是李贡对曹加的医疗导致了卡日图思想精神的彻底转变，肉体的医疗救治成
了人物精神改造的重要依托。“身体的救治也可以成为精神救治的有力先导和基础。……只有以肉体治
疗为依托，精神的治疗才更有效。只有以肉身为依托的启蒙才是真正有效的启蒙。换一句话说，精神治疗
的权威性需要一个肉身性的基础。”①这些“疾病医疗书写”正是通过对肉身身体的医疗救治来表现少数
民族新人思想的改造，其所反映的对人的启蒙和改造实际上是“五四”启蒙文学中国民性改造的延续，只
是由对普通国民的启蒙和改造转变为对少数民族的启蒙和改造罢了。如果说，“五四一代弃医从文是因
为他们认为拯救灵魂比拯救肉体更重要。但事实证明，灵魂的救助并不能立竿见影，还常常使得救助者
自身陷入‘无物之阵’的尴尬与虚妄，连鲁迅自己后来也对灵魂的救治深感绝望。……也许恰恰是被五四
一代所放弃的医学上的、肉体上的救助更具切实性意义。”②这一时期的“疾病医疗书写”是以现代国家的
想象和建构为中心，却在无意中凸显了身体的重要意义。而身体本身却承载着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，是
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在这些“疾病医疗书写”中，身体获得了自身意义的伸张，因而也是民族传
统文化获得了伸张。对少数民族的革命和改造是一个现代性事件，身体的改造也是这一少数民族现代性
改造的一部分，同时身体也是对整个少数民族革命和改造的一个重要依托。因此，“十七年”时期少数民
族题材作品中的“疾病医疗书写”对身体看似的矛盾态度实际上蕴含着现代与传统的复杂纠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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